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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面对不断发展的国际科技前沿问题和日益复杂的国际科技竞争态势，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会（NSF）通过不断优化战略规划制定的思路与方法，使战略规划可以直接响应国家科技

战略需求的变化，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论文通过对 NSF 的战略规划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和

梳理，总结其战略规划演进的三个阶段：在战略目标探索阶段构建“核心使命—愿景—战略

目标”多层次发展战略体系；在优先目标驱动阶段以达成 NSF 机构优先目标为方向进行战略

规划制定；在美国优先主义阶段注重美国竞争力和美国优先主义进行战略规划制定。研究发

现 NSF 战略规划制定的思路经历了由整体目标制定到年度动态调整、由立足项目计划到立

足部门计划、由单向构建到双向反馈、从关注外部环境到内外结合提升组织管理水平、由后

置战略目标达成评估到前置战略绩效目标设计五个方面的转变。在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

NSF 采用“全民参与”的设计机制，采取持续改进的战略规划制定方法，广泛采用技术预见，

并开展优先领域的调查和遴选。借鉴 NSF 的战略规划制定经验，我国科研资助机构应该注

重广泛参与和定性定量相结合，建立层级式战略目标体系，增强战略规划可行性，构建双向

反馈、动态调整的战略规划制定方法，前瞻布局重点资助领域，建立动态化全程化资助体系。

研究系统梳理了 NSF 战略制定模式演进，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的科研资助机构战略规划制

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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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cing the constantly developing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rontiers and 

the increasingly complex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on,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NSF) continuously optimizes the ideas and methods of its’ strategy, so that 

the strategy can directly respond to the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trategic needs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research summarizes 

the three phases of NSF's strategy by analyzing and sorting out its strategic evolution process: 

constructing a multi-level development strategy system of "core mission, vision, and strategic 

goals" during the strategic goal exploration phase; making strategic planning in the direction of 

achieving NSF's institutional priority goals during the priority goal-driven phase; and making 

strategic planning based on U.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mpetitiveness and U.S. priority 

during the U.S.-priority phase. This research find that NSF's strategy formulation ideas have 

shifted from a five-year cycle to dynamic annual adjustments, from project plans to departmental 

plans, from one-way construction to two-way feedback, from focusing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to improving the organization's management level consider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from evaluating the achievement of strategic goals at the back end to 

designing strategic performance goals at the front end. In the process of strategy formulation, NSF 

has adopted a "participatory" design mechanism, a continuous improvement strategy formulation 

method, extensive use of technology foresight, and a survey and selection of priority areas. Based 

on NSF's experience in strategy formulation, China's research funding agencies should emphasize 

comprehensiveness and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methods, establish a 

hierarchical strategic goal system, enhance the feasibility of strategy, develop a two-way feedback 

and dynamic adjustment method for strategy formulation, layout key funding research areas and 

establish a dynamic and whole-process funding system.This research has sorted out the evolution 

of NSF strategy formulation model,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inspiration 

for the strategy formulation of science funding agencies in China. 

Keywords: Science Funding Agency; Strategy Formulation; NS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0 引言 

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和国际科技竞争态势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普遍加

强基础研究战略规划部署，明确科研资助机构的使命和定位，以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并促进科

技发展(邸月宝等, 2022)。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成立于

1950 年，是世界高水平科研资助机构之一，其使命是保持和加强美国科学与工程事业的生

命力和全球领先地位(刘润生等, 2018)。为实现这一使命，NSF 根据不同阶段的国内外科技、



 

 

 

经济、社会等因素制定战略规划。从 1995 年至今 NSF 前后共发布了 9 期战略规划，在此过

程中 NSF 不断改进方法和工具，注重规划绩效评估以及关键影响因素研判，直接响应国家

科技战略需求的变化。战略目标的可行性和科学性逐渐提升，战略研究在规划制定过程中的

重要性亦逐渐凸显(樊春良等, 2020)。 

目前对 NSF 战略规划制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划制定的背景、目标选择和模式分析三

个方面。在战略规划制定的背景方面，刘权(2008)分析了《美国竞争力计划》的出台对 NSF

战略规划制定中资助力度、研究效率和科技应用效益的影响。陈建俞(2016)发现NSF在GPRA

框架下制定战略规划，设立年度战略目标，每年针对战略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评估，并接受

广泛的社会监督；陈庆等(2024)发现，为服务科学、技术、工程、数学（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 STEM）人才培养战略，NSF 在 2018 年发布的战略规划中特别

提出“创新群体计划（Innovation Corps）”，以支持各类 STEM 人才的培养。在战略目标选择

方面，姚英等(2004)发现 NSF 注重前沿领域战略规划和目标的制定；徐明慧等(2011)分析了

1997 年以来 NSF 先后出台的 4 份战略规划报告，发现其前期主要围绕人才、思想和工具 3

个方面制定目标，而后则不断强化卓越管理的理念。在战略制定模式方面，段异兵(2005)强

调 NSF 优先资助领域的确定建立在广泛征询、协调和凝练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刘力和冯勇

(2020)指出 NSF 采用双向反馈的战略制定模式，通过评估和遴选确定战略目标，并通过绩效

评估实现动态调整；陶丹等(2024)发现 NSF 将科学教育的战略规划细化到各个部门，在制定

战略过程中明确每个部门的教育计划及额度。 

这些研究表明开展战略规划制定的研究在提高科研资助机构的资助效率以及促进国家

科技资源配置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探索战略规划制定的思路和模式、选择科学合理的方法

和工具对于提高战略规划的整体前瞻性，充分发挥战略规划在引领科研资助机构优化项目布

局和提升治理能力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针对 NSF 的某一项战略

规划进行分析，缺少对 NSF 所有战略规划演进情况的分析；同时，已有文献对 NSF 在战略

规划制定过程中的思路和方法的系统性分析也有所不足。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对 NSF 从

1995 年至今发布的 9 期战略规划进行挖掘，对 NSF 战略规划制定的背景和目标进行演进分

析，对 NSF 战略规划制定的思路和方法进行系统梳理，总结其经验与教训，为我国科研资

助机构提供借鉴和启示。 

1 NSF 战略规划的演进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的 1944 年，美国开始关注“如何将适于战时的科学与技术应用

到和平时代”的问题。《科学——永无止境的边疆》提出科学将会成为国家经济发展、人民

生活标准提高和社会进步的新动力。1950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Act），决定建立“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一法案规定了 NSF 的核



 

 

 

心使命，即：（1）推动科学的进步；（2）促进国家的健康发展、繁荣和福利事业发展；（3）

保障国家安全；（4）实现其他目标。 

NSF 自 1995 年以来一共发布了 9 期战略规划，从战略规划制定的背景和侧重来看总体

上可分为战略目标探索阶段、优先目标驱动阶段和美国优先主义阶段 3个发展阶段（见图 1）。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 10 年代为战略目标探索阶段，NSF 在这一阶段完成了由最初为响

应美国《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GPRA）的要求

开始制定战略规划，到初步形成“核心使命—愿景—战略目标”组成的多层次发展战略体系的

转型。21 世纪 10 年代到 20 年代为优先目标驱动阶段，NSF 响应《政府绩效和结果现代化

法案》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0，GPRMA）的

要求，设立“优先目标”并以此为驱动进行战略规划制定。21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为美国优先主

义阶段，这一阶段 NSF 受“美国优先”及“友岸合作”的多边主义政策影响，以确保美国在科

学发现和技术进步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为目标开展战略规划制定。 

 

 



 

 

 

图 1 美国 NSF 战略规划演化图

1995

1997

2000

2003

2014

2011

2006

2018

2022

愿景：通过对科学、数
学和工程学的投资，成
为推动进步的催化剂；
长期致力于支持发现和
学习的最高卓越标准，
承诺提供必要的管理，
以维持和加强国家的科
学、数学和工程能力，
并促进利用这些能力为

社会服务。

《变革世界中的NSF战

略规划报告》

目标：促进科学和工程
领域的成就和进步，并
提高研究和教育为国家
做出贡献的潜力。

《NSF1997-2003年GPRA

战略规划》

愿景：提供领导和管理，维
持和加强国家科学、数学和
工程能力，促进这些功能在
社会服务中的使用。

目标：科学和工程前沿的发
现；科学发现与它们为社会
服务之间的联系；一支多元
化的、面向全球的科学家和
工程师队伍；提高所有美国
人需要的数学和科学技能的
成绩；及时了解国内外科技

与工程企业的相关信息。

《发现从哪里开始：

NSF 2001-2006年

GPRA战略规划》

《NSF 2003-2008财

年战略规划》

《投资美国未来：

NSF 2006-2011财年

战略规划》

《通过发现和创新赋予

国家权力：NSF 2011-

2016财年战略规划》

《为国家的未来投资科

学、工程和教育：NSF 

2014-2018财年战略规划》

《构建未来、投资发现

和创新：NSF 2018-

2022财年战略规划》

《在发现和创新、

STEM人才发展和研究
效益交付方面引领世

界：NSF 2022-2026财

政年度的战略规划》

愿景：通过发现、学
习和创新实现国家未
来。

目标：PITs：人才、

创新思想、设施。

愿景：通过发现、学
习和创新，促进国家
的未来。

目标：人才、创新思

想、设施、机构卓越。

愿景：推动发现、创
新和教育超越当前知
识的前沿，并赋予子
孙后代科学和工程的
能力。

目标：探索、学习、

研究设施与管理。

愿景：建立一个能够利
用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新
概念，并在推动研究与
教育方面发挥全球领导
作用的国家。

目标：改变科学前沿；
为社会而创新、机构卓

越。

愿景：一个在科学和工
程领域创造和开发新概念
并提供在研究和教育方面

的全球领导地位。

目标：转变科学与工程前
沿、通过研究与教育促进
创新并满足社会需求、成
为卓越的联邦科学机构。

愿景：一个在研究领域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国
家和创新。

目标：扩展科学、工程
和教育的知识；提高国
家面对当前和未来挑战
的能力；提高NSF使命
的达成度。

愿景：一个在科学和工
程研究和创新方面引领
世界的国家，造福于所
有人，没有障碍的参
与。

目标：赋能STEM人才
全面参与科学与工程；
创造新知识；将知识转
化为解决方案造福社

会；擅长NSF运营和管

理。

战略目标探索阶段

优先目标驱动阶段

美国优先主义阶段



 

 

1.1 战略目标探索阶段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美国面临较大财政赤字，尝试进行政府绩效审计。GPRA

的颁布旨在提高联邦政府机构的绩效和透明度，对政府行政管理和结果的评估从“投入—产

出”模式转换为“目标—成果”模式(刘力和冯勇, 2020)。GPRA 规定 NSF 必须制定五年战

略规划、年度绩效计划与年度绩效报告(Kravchuk and Schack, 1996)，促使 NSF 从一个传统

的资助机构转变为一个拥有明确战略方向和目标、系统战略管理流程的组织。为响应 GPRA

要求，NSF 在 1995 年发布第一期战略规划《变革世界中的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战略规划报

告》，该战略规划明确了 NSF 当时的战略目标是促进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成就和进步，提高

研究和教育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潜力。 

在 GPRA 的要求下，NSF 陆续发布五年战略规划，以明确机构在不同时期的愿景和战

略目标。这一阶段，NSF 逐步形成了由“核心使命—愿景—战略目标”组成的多层次发展战略

体系，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其战略规划，确保核心使命能够得到持续实现。NSF 的核心使

命始终秉持着《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的要求，聚焦推动科学进步、促进国家繁荣和社会福

利、保障国家安全等关键内容，这在 NSF 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以贯之的。NSF 的战略规划与

年度绩效计划和报告同步执行，并在执行过程中进行动态调整，以确保 NSF 的战略方向能

够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的变化。GPRA 的实施对 NSF 的长期战略规划和年度绩效评估

机制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 NSF 战略体系的初步形成和逐步完善。 

从战略目标的制定来看，这一时期 NSF 在《发现从哪里开始：NSF 2001—2006 财年战

略规划》提出了著名的 PITs 战略目标：人才（People）、创新思想（Ideas）、设施（Tools）

(陶丹等, 2024)。这一战略体系通过支持人才培养、鼓励创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建设

先进的科研设施，为科学研究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具体而言，人才目标聚焦于

培养和支持下一代科学家和工程师，以确保未来科学和技术的持续进步；创新思想目标则专

注于推动前沿科学研究和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开发；设施目标强调提供世界一流的研究设施和

设备，是支持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2003—2008 财年战略规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

了机构卓越计划，将组织卓越与 PITs 战略目标结合，形成了更加综合的战略目标体系(樊春

良等, 2020)。机构卓越计划不仅强调科学研究本身的卓越，还关注 NSF 内部管理和运营效

率的提升，确保组织能够高效运作并实现其战略目标。这四个目标——人才、创新思想、设

施和组织卓越——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 NSF 的主要战略目标，为 NSF 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清

晰的指导方向。随后 NSF 在《投资美国未来：NSF 2006—2011 财年战略规划》中更新了四

个主要的战略目标：探索、学习、研究设施与管理。探索目标强调 NSF 要重点资助高风险、

高回报的基础研究项目，鼓励科学家们挑战传统思维，追求科学突破；学习目标强调科学研

究与教育的结合，通过教育计划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科学人才；研究设施目标旨在提供并维



 

 

护世界领先的研究基础设施，确保科学家们能够在最优的条件下开展研究；管理目标则关注

提升 NSF 自身的运营效率和管理水平，以保障资源的高效利用和战略目标的达成。 

值得注意的是，NSF 在这一时期还明确了重点资助领域，根据其核心使命和战略目标

分配经费预算，鼓励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促进国内外的交流与合作。NSF 特别关注那些具

有创新性和重大影响的项目、应急项目以及需要长期资助的前瞻性项目。这些资助方向和重

点项目的设定，体现了 NSF 对推动科学发展、满足社会需求以及应对未来挑战的战略考量。 

总体而言，在 GPRA 的推动下，NSF 在这一阶段通过不断完善其战略管理体系，逐步

确立了以“核心使命—愿景—战略目标”为基础的多层次发展战略框架；PITs 战略目标和机构

卓越计划的提出，为 NSF 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方向；战略制定中关注重点资助领域，进行前

瞻布局。这一阶段的战略规划为 NSF 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其能够在不断变化

的科技和社会环境中通过持续的战略调整和目标优化保持灵活性和前瞻性。 

1.2 优先目标驱动阶段 

GPRA 的深入实施推动了联邦机构的绩效管理，但其局限性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逐

渐显现。例如，该法案在实践中往往过于关注绩效报告的形式要求，导致了大量表面化的绩

效信息产生，而忽视了对这些信息的深入分析和有效利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奥巴马总统

在 2010 年对 GPRA 进行了重大修改，颁布 GPRMA。GPRMA 引入了“优先目标”这一新的

管理工具，从而建立了全新的联邦政府绩效管理体系。在这一改革背景下，NSF 对其战略

规划过程中的战略目标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采用了优先目标驱动的战略规划方法。NSF 通

过设定机构的优先目标，并在其科技计划及下属各类项目中逐层传递和具体落实这些目标，

形成了从战略规划到项目执行的清晰逻辑链条。这一链条包括了“机构战略规划目标—机构

优先目标—科技计划—科技项目”，以确保战略目标自上而下得到全面地贯彻和执行。 

另一方面，随着生物、信息、医疗等领域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美国政府出台了多种科

技政策，积极布局前沿科学技术领域，以保持其作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领先地位(曹玲静等, 

2024)。在这一背景下，这一阶段，NSF 的战略规划更加注重优先目标的设定和落实，通过

建立明确的优先领域，确保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领导地位。 

2011 年 NSF 发表《通过发现和创新赋予国家权力：NSF 2011—2016 财年战略规划》，

确定了三大战略目标：拓展科学前沿、推动社会创新、成为示范性组织。这些目标为 NSF

的所有活动提供了基础，并通过定期的绩效评估和调整来确保目标的实现。NSF 通过竞争

性评审和国家优先事项管理高质量的项目组合，提供研究基础设施和教育机会，培养创新人

才，并提升公众的科学技术素养。其使命是支持基础研究和教育，以应对国家在健康、繁荣、

安全等方面的挑战(汪寿阳等, 2021)。值得注意的是，NSF 在这一期战略规划目标中强调了

NSF 要成为示范性组织，这一方面是 NSF 应对美国政府绩效考核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举措



 

 

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也是 NSF 致力于成为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创新性组织，通过全

球合作和与各类创新社区的互动，确保其投资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的重要体现。 

在《为了国家的未来投资科学、工程与教育：NSF 2014—2018 财年战略规划》中，NSF

提出了三大战略目标，强调基础研究的推动、科学与社会需求的结合，以及机构自身的卓越

发展。第一大目标是转变科学与工程前沿，通过投资基础研究，确保在科学、工程与教育领

域不断取得重大进步。NSF 强调整合教育与研究活动，以培养多样化、具备前沿能力的 STEM

领域的劳动力，并提供世界级的研究设施以支持重大科学进步。第二大目标是通过研究与教

育促进创新，并满足社会需求。NSF 通过联合资助与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增强基础研究与

社会需求之间的联系，通过一系列正式、非正式、广泛参与的 STEM 教育机制构建国家应

对社会挑战的能力。第三大目标是成为卓越的联邦科学机构。这包括改善 NSF 人员招聘、

员工培训、领导人员选拔与人力资源管理等工作，构建更加多样化、广泛参与、高效的工作

队伍，并通过高效、创新的方法履行机构使命。 

为了实现这些战略目标，NSF 还确定了三大优先任务。第一，加强 NSF 资助的同行评

议出版物的开放获取，促进科学知识的广泛传播；第二，通过投资人力资源与基础设施开发，

改善国家的大数据科学能力，以应对 21 世纪对数据处理和分析的巨大需求；第三，通过在

各季度平均分配全年的基金资助，缩短受资助者申请基金的等待时间，从而提升 NSF 的工

作效率。这些优先目标的设定和落实，体现了 NSF 资源配置的精确性和对效率的高度重视。 

NSF 在这一期战略规划的执行过程中又进一步提出了六大科研前沿和三大机制改革建

议，体现了 NSF 对未来科技发展的前瞻性思考。2016 年，NSF 提出的六大科技前沿分别是：

驾驭面向 21 世纪科学和工程的大数据、推进人—技互动前沿、理解生命的规律、量子跃迁

（下一代量子革命）、北极圈研究和打开宇宙之窗。这些领域是 NSF 识别未来科技发展的关

键方向，NSF 通过资助和引导这些前沿领域的研究，确保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领先地

位。此外，NSF 还提出了三大机制改革：更加支持会聚科研，打破学科界限，促进多学科

协作研究；支持中等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提升科研设施的建设和利用效率；制定“NSF 2050”

规划，着眼于长期的发展战略，为未来数十年的科技发展方向提供指导。这一举措是 NSF

在定期发布五年战略规划以外，关注长期战略规划的重要举措。 

在优先目标驱动阶段，NSF 通过优先目标驱动的战略规划，将机构的战略目标与实际

科技计划和项目紧密结合，实现了从战略规划到执行的层层传递。这一阶段的战略规划不仅

加强了 NSF 在科技前沿的投入，也强化了科学研究与社会需求的紧密结合，体现了 NSF 在

全球科技竞争中保持领导地位的战略意图。通过不断调整和优化优先目标，NSF 在这一阶

段不仅增强了自身的执行力和效率，还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美国优先主义阶段 

在美国优先主义阶段，NSF 的战略规划受到了全球科技格局剧变和中美科技博弈加剧

的影响(Silver et al, 2020)。2020 年前后，美国政府对国家科技安全的关注达到了新的高度，

实施了“美国优先”及“友岸合作”的多边主义政策，强化科技与军事领域的联盟，确保在全球

竞争中保持技术优势。美国这一时期的科技政策更为关注美国在经济、国家安全和外交领域

的竞争目标，并特别针对中国的科技崛起采取应对措施。在此背景下，NSF 的战略规划进

入了美国优先主义的阶段，其重点逐步转向确保美国在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领域的全球领先

地位。 

2022 年，NSF 发布《在发现和创新、STEM 人才发展和研究效益交付方面引领世界：

NSF 2022—2026 财年战略规划》。NSF 提出了“赋能—发现—影响—超越”四大战略目标，

以应对新的国际竞争环境和国内科技需求(曹玲静等, 2024)。这一战略体系突出了 STEM 人

才的培养与发展、科学知识的创造、将科学发现转化为社会解决方案，以及优化 NSF 自身

的运营和管理。这些战略目标反映了 NSF 在新时期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并强调了以人才

为核心、以知识创造为驱动，以及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标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NSF

为了实现“超越”目标，NSF 通过优化内部流程、决策机制和绩效评估，利用数据驱动的

管理手段来提升运营效率，确保战略规划能够有效落实。这包括加强绩效评估和审查，以确

保每个项目和计划都能够符合高标准的管理要求，从而进一步提升机构的整体执行力。 

NSF 每一个战略目标下都设有具体的战略子目标，共同涵盖了 NSF 所有的核心活动。

这些子目标的设置，使 NSF 能够从不同层面落实战略愿景和目标，确保每一个战略方向都

有明确的行动方案和衡量标准。NSF 依托 GPRMA 和《证据法》中的评估框架，每年发布

年度绩效计划和报告。这些报告不仅包含年度的产出指标，还基于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指南中的四类证据框架——基础事实调查、政策分析、绩

效衡量和项目评估，从多个维度对机构的绩效进行综合评估。这种全面的数据驱动评估方法，

使 NSF 的战略目标制定和调整更为科学和可执行。 

在“美国优先”政策的指导下，NSF 的战略规划进一步突出美国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领导

地位。通过“赋能—发现—影响—超越”战略目标，NSF 不仅强调了人才和知识的重要性，也

致力于将科学研究的成果直接应用于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同时，通过不断优化自身的运营和

管理，NSF 确保了战略目标的高效执行。这种面向未来的战略规划，不仅符合美国在新时

代的国家科技安全和经济竞争需求，也为全球科学与工程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2 NSF 战略制定思路演进 

在美国 NSF 战略规划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为了回应 GPRA 和 GPRMA 的要求，保持美

国在世界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的领先地位，提升美国在中美科技博弈中的长期竞争力，NSF



 

 

要求根据外部环境、公众需求以及机构资源条件与能力的变化不断修正和改进战略规划(陈

建俞, 2016)，在这一过程中战略规划制定的思路也不断演进。 

2.1 战略制定思路由整体目标制定到年度动态调整转变 

在战略目标探索阶段，NSF 战略规划只制定该时期的战略目标和子目标。在优先目标

驱动阶段，NSF 在战略规划中针对每项战略目标和子目标进一步制定了短期目标、中期目

标和长期目标。在美国优先主义阶段，NSF 在战略目标和子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设立各

年的年度目标，且每年的年度绩效报告会针对当年战略目标的达成情况，以及跨年度的战略

目标达成情况进行详细分析和及时反馈，对下一年的战略规划进行动态调整。特别的是，

《2022—2026 财年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形成了“战略规划目标—子目标—子目标考核项”

的链条，所有的战略子目标涵盖了机构活动的所有领域。NSF 每年发布的年度绩效报告会

通过基础事实调查、政策分析、绩效衡量和项目评估，进行子目标和子目标考核项的动态评

估和调整，以更为及时地响应国家最新的科技政策，优化当前的战略规划，以促进战略规划

的落实。 

2.2 战略制定思路由立足项目计划到立足部门计划转变 

NSF 在战略目标探索阶段主要是通过项目的达成来完成战略目标的达成。例如，《2006

—2011 财年战略规划》在制定过程中分别围绕 PITs 战略目标中的人才、创新思想、设施三

大目标，梳理了 40 种支撑人才目标的项目，37 种支撑创新思想目标的项目，35 种支撑设施

目标的项目。在 NSF 战略规划演进的过程中，NSF 逐步将战略目标细化到各个部门，在制

定战略规划过程中明确每个部门对各个战略目标的支撑度。例如，《2022—2026 财年战略

规划》制定时，NSF 规划了包括生物科学、计算机和信息科学与工程、教育和人力资源、

工程学、地球科学、数学和物理科学、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以及技术、创新和伙伴关系八

个学部，以及国际科学和工程办公室、北极项目办公室、综合活动办公室、主要研究设施和

设备建设部门、机构运营和奖励管理部门、国家科学委员会、监察长办公室等机构对战略目

标、战略子目标的具体支撑情况，并以此进行战略目标达成度评估。上述部门每年对各个战

略目标的达成情况会体现在年度绩效报告中，NSF 将据此对下一期的战略目标进行调整和

优化。 

2.3 战略制定思路由单向构建到双向反馈转变 

NSF 最初制定战略规划是通过使命和愿景确定战略目标，进行战略规划的单向构建。

随着 2010 年 GPRMA 和《证据法》的颁布，NSF 每年会发布年度绩效计划和报告，其中包

括机构优先目标和战略审查。这使 NSF 在评估机构绩效时能够考虑年度产出指标之外的数



 

 

据，并完成审查信息（数据和建议）的收集工作。这些信息广泛应用于现有状况的评估，并

为 NSF 战略制定提供重要支撑，形成了从“使命—愿景—战略制定”和“成效—问题—战略制

定”的双向反馈模式。以美国优先主义阶段 NSF 发布的最新一期战略规划为例，其战略规划

研究遵从《2018 年循证政策制定基础法案》提出的循证思维，以战略目标为根据，基于是

否填充知识空白、是否有领导层支持、是否支持即将做出的决策、是否具备产生广泛影响的

潜力以及是否得到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 NSB）的支持这 5 个选拔标准提

出了支撑战略目标实现的指导性问题，并在指导性问题之下设置了需要优先考虑的具体问题，

以帮助机构学习优先事项，明确实现战略目标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这一实践体现了 NSF

战略规划研究从拆解使命、愿景为战略目标的单向构建到融合由上至下和由下至上双向反馈

的战略制定思路的转变。 

2.4 战略制定思路由关注外部环境到内外结合提升组织管理水平转变 

随着美国科学事业发展环境的变化及新问题、新需求的出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断

调整科研资助和管理机制，在项目评审、遴选、资助和绩效评估等方面打破常规，同时加强

科研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努力提升科研管理水平。在资助计划研究过程中，NSF 在战略目

标探索阶段发布的《2003—2008 战略规划》中开始将建立卓越组织列为战略目标，说明其

在战略规划研究中注意到自身管理策略的优化对战略规划实施和绩效目标达成的重要作用。

到优先目标驱动阶段，NSF 的战略研究时开始注重加强建设卓越组织与其他战略目标协同

作用，使运营计划、预算和管理实践与机构目标和优先事项保持一致。在美国优先主义阶段，

NSF 不仅是关注工作流程的优化，更是从其工作方式、组织特性等方面进行更加彻底的组

织进化考量。这些变化体现了 NSF 战略规划研究由关注外部环境到内外结合提升组织管理

水平的思维变化以及对提升组织管理水平这一战略目标的认识和定位的演变。 

2.5 战略制定思路由后置战略目标达成评估到前置战略绩效目标设计转变 

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NSF 十分关注规划和绩效的关系，实行战略规划、预算与绩效

一体化运作，从而实现由经费的简单管理向战略管理转变(王俊峰, 2017)。NSF 最新一期的

战略规划研究将基于战略目标提出的优先问题的背景和基本原理、具体在规划内的哪一时间

段完成、实现的技术途径、相关数据来源、会遇到的挑战及相应缓解策略、本机构如何与其

他机构实现协作、结论或成果的使用和传播方式纳入思考范畴。这体现了相较于早前的阶段，

NSF 的战略规划研究明确了为实现战略目标所要解决的问题，转变了绩效管理思路，为战

略规划的执行提供了更加明确的行动指南。与此同时，NSF 还将战略规划、预算与绩效等

信息进行网络公开，广泛接受外界公众的评议和监督，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的严肃性与透明度。 



 

 

3 NSF 战略制定方法演进 

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提升战略规划制定的科学性和公开性，NSF 在不断调整优

化战略制定思路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先进的方法开展战略规划研究。NSF 通过提案、专家

会议、研讨会、报告会、门户网站等多种形式征询科学界、工程和教育界、国会、政府等各

界意见。为了确保 NSF 在科学和工程领域的领导地位，NSF 还广泛采用技术预见方法，并

调查和遴选出优先发展领域，开发国家关键技术评估网络以更好地理解和预测特定技术的发

展。 

3.1 采用“全民参与”的设计机制 

在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NSF 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建议和反馈，创立了利益相关者、

研究和教育界、个人和社会组织多方共同参与的设计机制（见图 2）。在制定战略规划时与

NSB、OMB、白宫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国会及其他研发机构进行充分研讨，同时通过参观者委员会（Committee of 

Visitors, COV）和咨询委员会的交流寻求外部意见和建议。NSB 既是 NSF 的决策机构，肩

负着监督和指导 NSF 各项工作的任务，同时又是美国国家科学政策机构，需要向美国总统

和国会提供科学政策和工程政策咨询。NSB 的这两重属性极大地促进了 NSF 的战略规划制

定对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响应。NSB 每年召开约 60 次会议，其中约有 10 次会议讨论战略

制定。2024 年上半年，NSB 已经就战略制定召开 6 次会议。通过听取多方反馈的方法可以

为战略规划制定提供更为广泛的思路，同时“全民参与”的方式亦是多种多样。例如，NSF

通过全年数百次提案竞赛、专家会议、正式研讨会和委员会报告，持续倾听、分析和回应研

究和教育界的意见；通过在线门户网站收到个人和组织的评论；机构官员还与利益相关者团

体进行讨论，包括 NSB、众多咨询委员会、学术组织、专业协会和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作人

员。 



 

 

 

图 2  “全民参与”的战略规划制定过程 

3.2 采取持续改进的战略规划制定方法 

为了促进科技发展和优化机构管理，NSF 持续改进战略规划制定的方法，以战略目标

为出发点，构建“问题—战略目标”的分析体系，确保研讨问题对所有战略目标的覆盖，从而

有针对性地改进战略制定方法。NSF 鼓励利益相关者以上一版战略规划的关键要素作为出

发点，提供意见和建议，为新计划提供信息以支持持续改进。例如，《2022—2026 财年战

略规划》延续了《2014—2018 财年战略规划》中关于基础研究投入的命题，在战略目标制

定中充分关注对 STEM 人才的持续性教育与培训，进一步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以提升其

质量。《2022—2026 财年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NSF 采用多种方法和工具对上一阶段战

略规划进行持续改进，包括使用先进信息技术跟踪和预测研究趋势、持续开展专家咨询以减

轻风险因素等。 

3.3 广泛采用技术预见方法 

为了最小化风险、降低不确定性、提高战略规划的科学性，NSF 在规划制定过程中广

泛采用技术预见方法，从技术角度和与之相关的经济、社会与环境等方面全方位评估技术的

潜力，以期为战略规划制定提供参考。NSF 采用“德尔菲调查”“技术研发投资路线图”“专家

访谈”等技术预见方法，强化对未来颠覆性技术的研究，定期更新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以确

保规划的前瞻性和战略性。在《2022—2026 财年战略规划》的制定过程中，NSF 开发国家

关键技术评估网络以更好地评估技术成熟度、发展轨迹和影响，为战略规划中资助的领域和

项目提供数据驱动的方案参考。该方法结合自上而下的人工智能驱动方式和自下而上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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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驱动方式，使用广泛的数据源，充分利用以机器学习和预测建模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对

美国的关键技术领域等进行挖掘。该方法构建了基于“研究问题—动机/框架—方法和数据源

—研究结果—政策建议—未来分析设想—关键技术评估经验”的流程，分析评估美国全球竞

争力和关键技术领域的发展现状及问题，并提出相应技术战略和投资建议，从而支持战略规

划的制定。 

3.4 开展优先领域的调查和遴选 

NSF 一直动态调整其资助的基础科学研究项目，尤其是根据美国国家发展战略，在其

阶段性发展规划中不断调整重点资助领域(徐艳茹等, 2024)。NSF 先确定待解决的具体问题

集，然后选择相关领域的杰出专家和研究人员成立研究委员会展开研究，最终筛选出优先领

域。在战略目标探索阶段，NSF 在《2001—2006 财年战略目标》中筛选出环境中的生物复

杂性、纳米科学与工程、数学科学、人类与社会动力学四大优先领域，通过发展这四大优先

领域保持美国的竞争实力；在优先目标驱动阶段，NSF 在《2014—2018 年战略规划》中确

定软件科学与工程、软硬件系统、编程语言等优先领域，反映其对于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

重视；在美国优先主义阶段，NSF 的优先领域遴选主要围绕确保美国在科学和工程领域领

先地位的建议框架进行。2024 年 1 月，NSF 牵头与其他 10 个联邦机构以及 25 个私营部门、

非营利组织和慈善组织合作，开展对国家人工智能研究资源（Nation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search Resource，NAIRR）的调查研究，围绕安全、可靠和可信的人工智能、人类健康、

环境与基础设施等主题领域开展研究和遴选，最终筛选出人工智能的 4 个优先领域。NAIRR

为 NSF 关于人工智能的基础研究、转化研究和应用导向研究提供支持。此外，NSF 的战略

规划制定还涉及定期更新先进计算领域的路线图，及时反映领域需求和预期的技术发展趋势，

方便应用先进计算设施的研究人员制定其发展计划和优先权。 

4 启示与总结 

美国在科技上领先全球与美国科技战略的制定和落实有密切关系。论文分析了 NSF 战

略规划的演进阶段、战略规划制定的思路演进和方法演进，这些思路和举措对我国科研资助

机构的战略规划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4.1 启示 

NSF 的战略规划始终保持《国家科学基金会法案》规定的 NSF 的核心使命，在不同历

史时期注重响应美国国家科技战略，在科研资助机构战略规划研究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已经

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科研资助机构战略制定模式。我国科学研究资助机构应该注重前瞻性、



 

 

引导性的战略规划制定，充分考虑中美两国在体制机制、科技发展、社会需求等方面的差异，

在战略规划制定的思路和方法上进行有益借鉴。 

（1）注重广泛参与、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战略规划制定 

美国 NSF 在制定战略规划时注重与 NSB、OMB、OSTP、国会等政府部门和研发机构

的研讨和配合，确保了 NSF 战略规划制定对美国国家科技政策的有力响应，以及战略规划

制定和组织实施的上下一致性。我国科学研究资助机构在制定战略规划时应该广泛听取社会

各界的建议，构建多方共同参与的战略规划设计机制。第一，明确科学研究资助机构的定位，

以及与其他政府部门、研发机构的关系，优化科技资源配置，保证战略规划的前瞻性、统筹

性和可行性。第二，充分利用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注重人工智能驱动和专家意见驱动相结

合的战略规划制定方法。第三，充分吸纳来自基础科学、医学、社会科学、农业、教育、研

究管理或公共事务领域的专家意见，考虑学科、地域、行业的代表性，以及观点的多样性。

尤其是在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应当重点关注国家科技发展的战略需求，通过研讨会、目标引

导和核心项目等形式，将注意力集中在应对国家科技挑战的关键问题。 

（2）建立层级式战略目标体系，增强战略规划可行性 

NSF 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十分注重落实和考核，通过将战略规划逐步分解、层层压实

的方法明确 NSF 各执行部门对战略规划的支撑。我国科研资助机构在制定战略规划时应当

建立层级式战略目标，明确各组织机构对战略目标的支撑作用；与此同时，需要注重战略规

划可行性，抓好战略规划落实情况。一方面，我国科研资助机构的战略规划可以明确战略目

标并细化战略子目标，同时明确机构目标和具体的评估标准。另一方面，战略规划制定过程

中可以将各级战略目标的评估单元由各基金项目改为各组织机构。通过战略规划明确组织机

构对各级战略目标的支撑作用，以便于对战略目标进行动态化评估，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

下一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这一举措可以明确各组织机构的权利与责任，促进战略规划的落

实。 

（3）构建双向反馈、动态调整的战略规划制定方法 

NSF 构建了由基础事实调查、政策分析、绩效衡量和项目评估四类证据组成的框架。

这一框架中包含大量的专家意见信息、定量数据等，这些内容可以进行积累，以便于 NSF

开展战略规划制定研究。我国科研资助机构可以明确机构使命，从而结合科技发展和国家战

略需求设定战略目标，同时通过前一阶段战略目标的达成情况，分析存在问题，实现战略目

标设计和达成情况评估双向反馈的战略规划制定。第一，我国科研资助机构可以梳理在战略

制定过程中产生和利用的数据和信息，对其进行梳理，明确各类数据和信息的作用，为双向

反馈、动态调整的战略规划制定方法提供数据支撑。第二，依托积累的数据和信息，建立战

略规划的动态调整机制。例如，通过定量数据进行战略规划执行成效的评估，从而挖掘战略

规划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问题，最后优化和调整战略制定过程。第三，开展战略规划执行情

况评估框架，将评估结果用于我国科研资助机构战略规划制定。通过设立明确的评估框架可



 

 

以确保科学研究资助机构对战略规划实施进展的检测、评估，从而及时反馈改进和优化战略

规划制定，以实现战略规划制定、实施、监督、反馈、优化的动态调整模式。 

（4）前瞻布局重点资助领域，建立动态化全程化资助体系 

在规划战略制定过程中，我国科研资助机构可以开展前瞻性重点领域的识别和调研，面

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进行重点领域科

研资助布局。在重点资助领域的识别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方法、专家访谈等方法，

依托研究机构、大学等团队进行研究，预测未来可能的技术、市场、社会变化，从而进行科

研资助布局。在资助形式方面，可以完善包含科研项目、研讨会、技术会议、专业协会等多

种形式的动态化重点资助领域资助体系。例如，NSF 设立新兴前沿研究与创新（Emerging 

Frontiers i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FRI）计划以支持具有潜力的变革性想法。该计划支持

不适合现有 NSF 资助项目范围的研究领域，同时支持研究项目、研讨会、咨询委员会会议、

技术会议、专业协会，并定期征集 EFRI 主题想法等。EFRI 计划会根据重点领域的识别情

况和资助与 NSF 的年度计划进行汇报，并进行全程管理。在全程管理方面，我国科研资助

机构可以根据重点领域资助的动态监测，不定期开展研究支持，并通过项目绩效考核进行全

程管理。 

4.2 总结 

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撑性和引领性作用，科研资助机构在对接国家重大需

求、推动科技发展方面担当不可替代的角色。NSF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发展前沿、社

会关切问题，开展战略规划制定研究工作并不断优化改进。论文通过对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

战略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和梳理，总结了 NSF 战略规划的三个阶段。在战略目标探索阶段，

NSF 响应 GPRA 要求，形成了“核心使命—愿景—战略目标”组成的多层次发展战略体系。

在优先目标驱动阶段，NSF 响应 GPRMA 要求，确立了优先目标驱动的战略规划方法。在

美国优先主义阶段，NSF 在注重美国竞争力和美国优先主义的背景下进行战略规划制定。 

论文分析了 NSF 的战略规划制定思路，包括由整体目标制定到年度动态调整转变、由

立足项目计划到立足部门计划转变、由单向构建到双向反馈转变、由关注外部环境到内外结

合提升组织管理水平转变、由后置战略目标达成评估到前置战略绩效目标设计转变。NSF

在战略规划制定过程中采用“全民参与”的设计机制，采取持续改进的战略规划制定方法，广

泛采用技术预见方法，并开展优先领域的调查和遴选。研究补充了现有研究对美国主要科研

资助机构战略规划制定研究的系统性分析的不足，研究成果可以为我国的科研资助机构战略

规划制定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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